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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安娜与潘金莲

我们知道，潘金莲和安娜都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，两人都长得很漂亮，潘金莲的不幸婚姻是她的主子出于报复的恶意造成的；而安娜的不幸婚姻是她的姑母出于好意造成的。两个人都曾争取过幸福的婚姻爱情生活，但两人最终的结局是都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潘金莲是我国著名古典小说《水浒》中的人物，小说写好的篇幅虽然不算太长，但是给人留下的印象却十分深刻，并且由于她毒死自己丈夫长期以来背了个千古骂名。她被作为淫毒女人的代名词而流传民间。她出身于贫苦的下层。《水浒》中有这么一段叙述：“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大家，有个使女，小名叫做潘金莲；年方二十余岁，颇有些颜色；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，这使女只是去告主人婆，意下不肯依从。那个大户以此怀恨在心，却倒赔些房奁，不要武大一文钱，白白持嫁与他。……这婆娘倒诸般行，……。

从这段叙述可看出四点：第一，作者虽然没有介绍潘金莲家庭的情况，但我们知道她肯定出身贫苦，不然怎么会给大户人家当使女；第二，她长得漂亮，并且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，她虽为使女，但她不做大户的玩物，她还是自爱的；第三，她嫁给武大郎是被迫的，是大户出于报复对她的惩罚，根本不是同情之类的原因，更不是出于爱情。当然，在中国封建社会，又有几对夫妻出于爱情结婚的，无非是媒约之言，父母之命罢了；第四，她心灵手巧，聪明伶俐，具有下层劳动妇女的许多优秀品质。看了这一段，人们不能不对潘金莲产生同情。这么一个具有天生丽质的聪明能干的姑娘，只因家境贫苦，当了使女；而做使女只因反抗主人的无礼，就被主人惩罚，下嫁给一个“面目丑陋，头脑可笑”的“三寸丁谷树皮”武大郎。潘金莲和武大郎之间别说爱情，就是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也不可能，中国妇女的命运可谓悲也。

安娜是俄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的杰作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的人物，并且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，托尔斯泰创作这部作品的时代，正值俄国农奴制度废除后不久。沙皇自上而下地宣布废除农奴制，尽管这种改革是不彻底的，但毕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最大的拦路虎。农奴制改革后，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不断扩大市场，托尔斯泰在深入探究市都家庭生活被破坏的原因时，也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新的东西对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冲击，只不过他说不出这种新的东西对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冲击，只不过他说不出这种新的东西为何物。因此，他在概括当时俄国时代特点时，借用了作品另一主人公列文的一句话：“现在在我们这里，一切都翻了个身，一切都刚刚在安排。”尽管俄国当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，但旧的封建宗法性的东西还有很大势力，尤其在思想领域里。作为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安娜，其身上必然会具有两个时代、两种思想的印记。

潘金莲嫁给武大郎以后，真是“好一块羊肉，倒落在狗口里！”她看到自己的丈夫是那么一个“身材短矮，人物猥锁”的三寸丁，又“不会风流”。她当然不满，当然要反抗。她要争取过人的正常生活。书中讲她“为头的爱偷汉子”。她偷汉子是可以理解的。这是对主人的惩罚和反抗，也是对当时不合理婚姻制度的反抗。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，是反封建的表现；从她自身情况看，她正值青春年少，情欲炽烈的年代，她需要真正的男子汉来陪伴，而她的丈夫无论从生理或气质上讲绝对算不上男子汉，因此她才偷汉子。“若遇风流清子弟，等闲云雨便偷期”是她偷汉子的写照。

安娜出身于上层，托尔斯泰没交待她家庭的具体情况，她是由有钱的姑母扶养大的。她虽出身高贵，但作为贵族妇女，她的命运是可悲的。安娜婚后八年虽然过的是没有爱情的生活，但贵族的教育等使她没有想过还会有什么更好的生活，贤妻良母式的道德规范使她一直安于那种生活，因此，在遇到伏伦斯基之前，他们的家庭一直是上流社会家庭的楷模。

潘金莲所需要的是男子汉，更是性欲的满足。因此，她在楼上看到武松这表人物，就心理寻思道：“……我嫁得这等一个，也不枉了为人一世！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，三分象人，七分象鬼，我直地晦气！据着武松，大虫也吃他打倒了，他必然好气力。说他又未曾婚娶，何不叫他搬来我家里住？不想这段姻缘，却在这里！”美人爱英雄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但是，作为嫂嫂在自己的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对小叔子存非分之想，这是不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。它暴露了潘金莲道德的低下和追求的只是性爱。至于后来潘金莲与西门庆的作为，她倒不是主动的一方，但她是积极配合的一方，也只是为了性欲的满足而已，谈不上什么爱情之类高尚的东西。

安娜所需要的是爱情而不是性欲的满足。她是省长夫人，和卡列宁结婚八年以来，出席过不少上流社会的盛大舞会和各种集会，见过不少年轻英俊的上流社会男人，不少人也向她献过殷勤，甚至有的，如卡列宁的一个部下就主动向她表示过爱情，但她不动心，只有当风流倜傥、年轻漂亮的宫廷侍卫武官司伏伦斯基出现后，才唤醒她沉睡的爱情。

潘金莲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，对男人的追求是不择手段的。见到武松，也不管他是自己丈夫的弟弟，脑子里马上就出现了“这段因缘，却在这里”的想法。为了和武松经常接触，她以“亲兄弟难比外人”的光明正大理由，叫武松搬来一起住，武松提出要“县里拨一个士兵来使唤”时，她以“这厮上锅上灶地不干净，奴眼里也睦不得这等人”为理由拒绝了。武松住到她家的一个多月来，潘金莲“常把些言语来撩拔”武松；一个月后的一个大雪大，潘金莲实在按捺不住了，她置酒菜于武松房中，不住劝武松喝酒，故意无中生有说些话来激武松，并用手捏武松的肩押，最后，看武松不说话，就筛一盏酒菜，自呷了一口，剩了大半盏，看着武松道：“你若有心，吃我这半盏我残酒”。武松一下发作起来。她勾引武松不成，反被武松抢白了一场，武大回来后，她反咬武松一口，并把一肚子气发到老实巴交的武大身上。武松搬行李走后，她还喃喃呐呐的骂：“却也好！人只道一个亲兄弟做都头，怎地样活了哥嫂，却不知反来嚼咬人！你搬了去，谢天谢地，且得冤家离眼前”。她似乎把武松恨得要死，但心里面还是爱着武松，所以当武松出差前来向哥嫂告别时，她心里又出现了“莫不这厮思我了，却又回来“的想法，并上楼去，重匀粉面，再整云鬓，换些艳色衣服穿了，来到门前迎接武松”，并讲了许多思念之类的话，但当武松对她讲：“嫂嫂是个精细的人……，篱牢犬不入”时，她脸红到耳朵根，指着武松大骂起来。她斥责武松的一段话，一方面写出了她的伶牙利齿，同时，也把她这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泼辣劲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安娜追求的是爱情。伏伦斯基唤醒她沉睡的爱情后，她开始也曾一度用理智来压制这种感情，提前回彼得堡。但一想到伏伦斯基，心里就“有一种快乐的，使人陶醉的热辣辣的感觉”，见不到伏伦斯基，“她就会感到怅然若失。”尤其是伏伦斯基追踪她来以后，对伏伦斯基的追求成了“她生活的全部乐趣了”。安娜对伏伦斯基的爱情的追求成了“她生活的全部乐趣了”。安那对伏伦斯基的爱情的追求，是疯狂的，不顾一切的，正如她自己说的：“我好象一个饥饿的人，得到了食物”。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系在伏伦斯基身上，除伏伦斯基外“没有别的人”。因此，赛马场上，她不顾上流社会那么多的人在场，在伏伦斯基堕马时惊叫，显得多么失态；她向丈夫坦白了和伏伦斯基的关系后，又不愿意接受丈夫“维持现状”的决定，公然在自己家中会见情人；她甚至不顾家庭，丈夫和她一度看得很重的儿子，和情人一道去国外度蜜月。她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伏伦斯基，为了伏伦斯基的爱情，她甚至牺牲了自己最美的品德——真诚。正如罗曼·罗兰所说：“无法抑制的情欲逐步蛀蚀着这个高傲的女子的整个精神大厦。她身上优秀的东西，如勇敢的真诚的心灵瓦解了，毁灭了；她没有力量对抗上流社会的虚荣心；她的生命除取悦她的情人再没有别的目标；……嫉妒折磨着她，征服了的肉欲迫使她的举止、声音、眼神中处处弄虚作假；她堕落到要使任何男子都为之着迷的女人之列。”她的生活的唯一目标，就是伏伦斯基，正因如此，伏伦斯基一旦对她冷淡，她就受不了，和伏伦斯基的爱情一旦破灭，她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安娜对爱情的追求既是大胆的，疯狂的，不顾一切的，但由于受俄国旧的宗法制传统风俗的影响，在对爱情的追求中，又是始终伴随着矛盾和痛苦的。这一点在她产后病危时对丈夫卡列宁讲的话，就是最好的说明：“你别以为我怪，我还是同原来一样，……可是另外一个女人附在我身上，我怕她，因为她爱上了那个男人，所以我狠你，可是我忘不了原来那个女人。那个女人不是我，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，才完完全全是我”。正是这种无法克服的内心矛盾，才使她在个性解放的追求中，有种负罪感，她原来平静的内心和自尊心“却保持不住了”。无论上流社会、丈夫、儿子都使她感到痛苦。她探子时对儿子所讲的话：“你要爱他（指丈夫卡列宁），他比我好，比我善良，是我对不起他”。表现了她对儿子和丈夫的负罪感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他爱谢辽沙（她与卡列宁之子）胜过爱她与伏伦斯基的小孩的百倍，后来甚至发展到爱收养的英国小女孩，也胜过了爱她与伏伦斯基所产生的孩子。她一方面勇敢地追求真正的爱情，一方面承认自己的追求是有罪的，因此，和伏伦斯基第一次发生关系后，她边哭喊“上帝呀，饶恕我吧！”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在向轨道扑去的时候，她喊着的仍是：“上帝呀！饶恕我的一切吧！”安娜的死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，她的死有对当时那种虚伪的罪恶社会的控诉成分，但更重要的是她无可解脱的内心矛盾和只关心自己的必然结果，是爱情破灭后无可奈何的选择。因为她最终是为伏伦斯基而死的，为个人幸福而死的。

综上分析比较我们不难看出，潘金莲作为在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出身下层的女性，有反封建、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和行动，她的追求是正当的，值得同情的，在追求中没有什么顾忌，更无什么内心的矛盾和痛苦，哪怕是毒死丈夫后仍无什么悔恨之心。她的所作所为正是由于她不是出身名门的闺秀，过早脱离父母教育，身上缺少“三从四德”等封建思想的束缚的表现，因此，这个形象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；但是，她的追求是低层次的，是性欲的满足，因此，见武松爱武松，见西门庆爱西门庆，“若遇风流清子弟，等闲云寸便偷期”。她为了满足肉欲，不惜杀死一个比她更弱小，平时对他百依百顺的忠厚、善良、老实巴交的丈夫武大郎。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，应该受到遣责的，她完全是为了性欲而死的。安娜作为俄国社会处于资本主义制度刚刚在建立 ，旧的农奴制度正在解体时代的一个上流社会的贵族阶级的叛逆者，她未能完全摆脱贵族教育给她造成的偏见以及宗教对他的影响，她既敢于大胆的追求爱情幸福，但在追求中又经常伴随着犯罪感。她是贵族中的先进妇女，天资聪慧，加之良好的教育，因此，她的追求是高层次的，是精神上的。如爱情专一，除伏伦斯基外没有别的人，不象潘金莲那样只要能满足自己的肉欲谁都可以爱。安娜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并没把弱小者作为牺牲对象。她的死固然是内心矛盾和只关心自己的必然结果，是爱情破灭后无可奈何的选择，但其中也有对当时罪恶的社会的反抗成分。对安娜和潘金莲这两个形象，我们从社会学、伦理学等方面进行分析后，不难发现她们之间的差异性还是很大的，因此，对她们不能相提并论，等量齐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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